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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腾冲，一个铁血又柔情的极边之地，历

朝历代都有重兵把守。这里有火山、密林、温泉、

古镇，也是旅行爱好者的乐园。

2023 年冬天 ，88 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童

庆禧和他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院士薛永祺等

人又一次来到腾冲。合影留念时，有人展开一条

6米长的横幅，上面写着“45周年弹指一挥间，

重走腾冲遥感路”。这一刻，往事在童庆禧脑海

里浮现。

那是 1978年冬天，云南正值温润少雨的时

节，来自全国 68 家单位、50 多个学科领域的

706名科技人员，陆续集结到腾冲和保山。小道

消息很快在当地传开：“他们的本事大着呢，在

飞机上用他们的‘镜子’往地上一照，哪里有金

子马上就能知道。”

科技人员听了微微一笑，彼此心照不宣：他

们在做一件比找金子更前所未有的事———完成

中国第一次综合性遥感探测试验。

“摇杆？怎么摇？” 遥感界的“黄埔军校”

重走腾冲遥感路
■本报记者倪思洁

遥感技术兴起于 20世纪 60年代，是一种通
过传感器探测物体电磁波辐射、反射和吸收特性
的技术，能在无接触情况下获取影像，分析地表
信息，在农业、林业、水文、地质、测绘、气象等领
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20世纪 70年代初，国内了解遥感的人
还很少。童庆禧记得，曾有朋友问他是做什么工
作的，他回答“做遥感的”。对方一脸困惑：“摇杆？
怎么摇？”

至于接触过遥感技术的人就更少了。很多资
源调查数据要靠调查队员的两条腿跑出来。

1972年，中国科学院从院属各所抽调人员，
成立了地球资源卫星调研组，并联合全国几家科
研单位，发展地球资源卫星相关技术。此后不久，
地图学家陈述彭跟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墨
西哥参加“人类与科学”大会。他发现，国外在
遥感技术领域发展迅速。在深受震动的同
时，他敏锐地觉察到，遥感技术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

1975 年，陈述彭率先将美国陆地卫
星的影像引入国内，用于编制全国影像地
图和陆地卫星影像图。同年，在时任国防
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科学院
凭借多学科优势，将发展遥感技术列为重点
工作之一。

两年后，一个难得的机遇出现了。外交部提
出，希望中国科学院提供合适的科研项目，用以
开展国际科技合作。

得知消息后，同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前身之一，
以下简称地理所）工作的陈述彭和童庆禧向中国
科学院建议，希望以国际合作方式开展航空遥感
联合试验。

很快，他们的建议获得了国际合作伙伴的认
可。之后，中国科学院迅速成立了联合试验筹备
组，由地理所二部负责统筹。

经过多方面协调和综合考虑，联合试验地点
选在云南腾冲。“这里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地
质、地貌、水文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条件非常好，是
一个十分理想的遥感试验基地。”童庆禧回忆。

然而，1978年，国际合作突然中止。原本满怀
希望的中方科研人员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没
有合作‘老师’了，怎么办？”
“不如趁热打铁，自己做下去！”陈述彭和童

庆禧铁了心。他们撰写报告，通过中国科学院呈
报国务院，申请自主开展腾冲遥感试验。

很快，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同意中国科学院自
主开展腾冲遥感试验，不少单位的积极性随之被
调动起来。

当时全国电话资源稀缺，地理所专门在 917
大楼为腾冲遥感试验布设了一条分机线，分机号
码为 648。此后的 40多年里，童庆禧一直对数字
“648”情有独钟，“它联系起全国 68家单位”。中
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西安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等相关院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等高校，原林业部、原冶金工业部等国家部委所
属研究机构，通过“648”分机线联结成一张无形
的协同网。

陈述彭的助手、地理所研究员励惠国对当时
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记忆深刻：“搞遥感的‘火’
一下子就‘点’起来了。”

腾冲遥感试验的现场工作于 1979 年
初完成，不仅检验了中国科学院研制的九
波段多光谱仪、六波段红外扫描仪、四波段
多光谱照相机、激光测高仪、地物波谱仪等
第一批国产航空遥感仪器，也对当时保定
胶片厂生产的新型彩色红外感光胶片进行
了飞行检验。

试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遥感技术资
料，累计遥感面积约 3万平方公里，拍摄胶
片长达 1100米，录制磁带共 90盘，包括黑
白全色、黑白红外、天然彩色、彩色红外、多
光谱 5种航空摄影像片，以及多光谱、热红
外、激光测高等一系列资料。参试人员在地
面和飞机上测得 100 余种树木、作物、土
壤、水体、地质体等目标地物波谱曲线 1000
多组，为以后制定统一的标定、测试规范，
选择最佳波段、开发特定波段以及开展遥
感基础研究打下了基础。

这些资料成为中国遥感事业发展的
“第一桶金”，相关数据分析和科研工作一
直持续到 1980年 12月。
科研人员共完成 71 项应用基础研究

课题，写出 120多篇学术论文和技术方法
总结，其中 58篇收入《腾冲航空遥感试验
总结资料汇编》，包括空中试验、地质应用、
农林应用、水资源应用、测绘制图 5个分
册，总计 20余万字。

他们还编制了 110 万比例尺系列专
题地图 26幅，出版《航空遥感图集（腾冲试
验区）》《腾冲县农业统计地图集》等，实现
了区域综合性遥感制图，使我国第一次拥
有了基于自主航空遥感数据的资源环境系
列计算机制图。

“这是综合性成果，对腾冲地方的经济
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成果放到
今天恐怕都不落后。”童庆禧说。

腾冲遥感试验成果为国民经济发展带
来了立竿见影的社会效益：

原林业部修订了森林储积量的估量模
式，将估量参数从 13 个减少到 9 个，可信
度由 85%提高到 93%，森林资源调查的精
度和效率由此提升；

原核工业部修订了热液成矿机理和构
造控矿模式，圈定 2个二级成矿远景区和 1
个三级成矿远景区，经钻探验证后，为我国
增加了铀矿储量；

原铁道部在遥感模拟选线设计中，调
整了原有设计，避开了 4平方公里的大滑
坡，隧道长度缩短 2公里，节约工程投资数
百万元；

云南省利用试验结果在腾冲县进行农
业区划试点，核实了水田面积，查明森林覆
盖率在 20年内由 50%降到 34%，荒山荒地
增加 37.6万亩，并以此为依据调整了农业
生产布局和结构……

陈述彭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腾冲遥感
试验估算总投资不到 70万元，共完成 71项
专题，平均每个专题不到 1万元，取得了‘一
次试验，多方受益’的组织经验和经济效益。”

腾冲遥感试验的一部分成果曾在国际
会议上发表，外国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参
试人员、地理所研究员张仁华记得，他在
1980年 4月带着腾冲遥感试验成果《遥感
土壤水分研究》论文，应邀参加在哥斯达黎
加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一位美国教授用
“非常棒”形容他的研究，请求把论文带回

去仔细阅读。
1983年，以腾冲遥感试验资料为基础

的“腾冲区域地理信息数字分析方法与应
用研究”，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一等
奖。1984年、1985年，“腾冲区域航空遥感
应用技术”先后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完成腾冲遥感试验后，陈述彭、童庆禧
等又组织和实施了两次大规模遥感应用示
范工程———天津城市环境遥感监测和二滩
水电站遥感试验。这三次试验被誉为“为中
国遥感发展奠基的三大战役”。

回顾腾冲遥感试验，童庆禧感慨良多：
“第一，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是科学研究成功
的关键。第二，腾冲遥感试验是自力更生的
结果，我们要有志气，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
自立自强。第三，要对标先进技术水平，做
到知己知彼。第四，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才有
可能成就大的事业。到现在，这些经验仍使
我们受益无穷。”

现如今，我国遥感从平台、传感器到数
据处理能力，再到应用，都有了飞跃式发
展：我国在轨运行的遥感卫星超过 300颗，
数量与质量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自然
资源调查、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监测、
灾害监测与预警、风险评估、应急救援等方
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不约而同地，腾冲遥感试验的亲历者
们都期盼着，未来有一天，我国遥感卫星每
天都能将广袤的国土“扫描”一遍，获得全
天候的高分辨率遥感数据，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更多、更及时的信息支撑，成为国家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热闹归热闹，要想自主开展腾冲遥
感试验，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参试人员知识储备
不足，几乎从未接触过遥感技术。1978
年 7月初至 8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和北
京大学联合举办“遥感技术应用研究
班”，为试验培训专业技术骨干，前后参
加研究与培训的有 200余人。

第二个问题是大家对腾冲的具体
资源分布情况不熟悉。1978年 4月，中
国科学院派出地理所等 5个研究所，联
合原冶金工业部等共 6 个部委所属 13
家单位 22名科技人员，赴腾冲开展任
务调研与实地踏勘。同时，他们还与云
南省、保山地区和腾冲县各级政府沟通
协调，落实腾冲遥感试验部署事宜。

第三个问题是参试单位和人员多，
需要建立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1978年
10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由相关部
委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腾冲航空遥感
试验”协调会议，决定成立试验领导小
组和现场指挥部及其办事机构。

根据试验安排，腾冲、保山两地同
时设立地面和空中指挥部，陈述彭担任
试验副总指挥和地面总指挥，童庆禧担
任空中总指挥。

从 1978年底起，100多名航空遥感
技术相关参试人员陆续集结到保山，空
军先后派出 4架飞机支持，开展航空遥
感飞行和数据采集。同时，600多名
地学研究和遥感应用领域的参
试人员陆续集结到腾冲，开展
地面调查、验证和遥感试验
数据判读工作。
“大家憋着一股劲，要

好好发展我国自己的遥感
事业，所以做了很多准

备。”童庆禧说。
不过，到试验现场后，新的难题还

是出现了。“我们的仪器不够先进。”童
庆禧回忆。比如，遥感试验中的重要探
测设备———地物波谱测量仪器，不能固
定在飞机上。测试人员只好打开直升机
舱门，手持貌似机枪的仪器瞄准地面，
一边测量，一边把测试的地物和方位告
诉同事。地物波谱测量仪器的负责人田
国良带着试验员们，在直升机上配合操
作并记录下试验数据。机舱外的风吸力
大，拍摄人员就用一条绳子把自己拴
住；机舱里的噪声大，大家就扯着嗓子
报数据。

试验期间，危险常在不经意间出
现。有一次，童庆禧等人在飞越高黎贡
山时，突然遭遇强烈气流，飞机急剧下
坠，几乎撞上山体。化险为夷后，一位飞
行负责人跟参试人员半开玩笑地说：
“可得给老童打个招呼，我们脑袋都拴
在裤腰带上，不要再加航次了。万一哪
天摔了，大家都完了。”

还有一次，童庆禧和从事多光谱
与成像光谱技术的薛永祺等人一起从
保山机场起飞。没想到，不到半个小时
飞机就进入了雷雨区，天空漆黑一片，
舱外雨声、雷声和螺旋桨的轰鸣声混
在一起，闪电不时划过舷窗。机长紧张
地跟童庆禧说：“再往前飞就到玉龙雪
山了，我们现在飞行高度是 3000 米，
玉龙雪山可是 5500 多米啊！”为安全
起见，童庆禧决定返航。他回过头看了
看薛永祺，只见薛永祺面色不改，淡定
地操作着仪器。

就这样，空中试验做了 50天，飞行
了 46个架次、136个小时。

地面试验也常遇到艰难险阻。“区

域地理信息分析方法与应用”课题参与
者、地理所研究员傅肃性记得，从昆明
到腾冲，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 420公
里，但实际上要先过澜沧江、怒江，再翻
过海拔 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翻山时，
长途汽车紧挨着悬崖峭壁，每个人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汽车走了 3天，终于
安全抵达腾冲。大家欢呼雀跃相互庆
祝，不仅因为走过了最危险的一段路，
也因为亲眼看见了腾冲的地物丰富性，
试验信心更足了。

最终，试验队伍完成了当时我国规
模最大、学科最多、涉及技术和应用领
域极为广泛的综合性遥感试验。我国在
遥感新领域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
一步。

腾冲遥感试验像一个摇篮，既哺育
了新生的遥感技术与应用，也孕育了萌
芽中的地理信息系统。腾冲遥感试验也
成为中国遥感事业的“黄埔军校”。其
中，陈述彭、童庆禧、薛永祺分别于 1980
年、1997年、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

经此一役，1979年，地理所参与腾
冲遥感试验的科研人员分为两部分，一
部分留在地理所从事资源与环境地理
信息系统研究，另一部分加入地理所二
部，独立组建为专门从事遥感技术与应
用研究的机构———遥感应用研究所，后
与相关研究单位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
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我们从此有了自己的遥感人才。”

进入遥感应用研究所工作的田国良感
慨，很长一段时间里，“腾冲遥感试验”
一直是里程碑般的存在，“参与过腾冲
遥感试验”成为相关领域科研人员职业
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次试验，多方受益

2023 年底，童庆禧（左八）、薛永祺
（左九）重走腾冲遥感路时的合影。

左图：腾冲火山地貌遥感影像，红色部分表示植被。
右图：遥感影像中的保山大海子水库。

1979年 1月，科研人员登上“伊
尔 -14”飞机准备进行遥感飞行。

1978 年 12 月，
“米 -8”型直升机光
谱测量及空地勤人员
落地后合影。

1978 年 12 月，童
庆禧在“米 -8”型直升
机上打开机舱门测量地
物波谱。

1979年 1月，薛永祺
在“伊尔 -14”飞机上操作
遥感仪器。

1978年，陈述彭在腾冲现场考
察温泉喷口的石灰华。 地理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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